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大会已接近尾声的时
候，由于汪泽楷涉及陈独秀的一席发言，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大会选举时，汪泽楷和刘伯坚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
蔡和森对此事有些个人看法，说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在选举结束后，汪泽楷要求发言，他首先声明：要说的事情，并
不是轻得不重要的事情，但也不是如何严重的问题。和森同志说我
们的名单之中有独秀名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政治作用；我却
以为他这些话是很奇怪的，有政治作用的。

汪泽楷解释说，自己和刘伯坚提出的中央委员名单，不分什
么新机会主义、旧机会主义，而是认为只要能工作，是一个人才，
有政治经验，有工作的历史，有能力，不论是新机会主义、旧机会
主义一律提出。名单之中有15个工人，6个知识分子，为什么我
们又提独秀的名字来呢？因为他有政治经验，对于党有很大的
贡献，没有卑鄙的污浊的行为，对于工作很努力；虽然他以前是
机会主义的，但他现在是接受了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
既有政治经验，又有工作能力，所以我们提他。还在党内的同
志，我们不可以因有错误，就说他一钱不值。

刘伯坚也发言表态说：选举之后，没有别的话可说，希望被
选举的中央，不用揣测别的，在新的精神之下工作好了。

但汪泽楷不依不饶。他说：望共产国际注意，不要以为是小
事，有政治性的私人利益作用。

来自广东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说，汪泽楷说自己是
为了党的利益，而实际不是。苏兆征对陈独秀不出席党的六大
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说：

“独秀有政治经验是不错的，但他并没有接受国际九次扩大会的
决议，没有接受对他错误的批评。你为他说话，你与独秀一样。”
汪泽楷马上调侃了一句：“太恭维了！”

瞿秋白发言，认为汪泽楷的话没有意义，不必讨论。
来自湖北的向忠发发言说：过去党有政治上组织上的错

误；独秀工作是有历史的；主要的责任应加之新中央，这是对
的。可是汪泽楷出席大会的态度与精神，给了大会什么影
响？完全不是好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说独秀同志过
去工作是有成绩，谁也没有否认。是否对于他失望了呢？没
有！国际及中国都要他来（参加六大），如果他是一个布尔什维
克主义者，应该来！

张国焘说，汪泽楷说话的内容可以不究，态度实在不对，他
提议大会给予汪警告。

其后发言的李子芬认为，大会快要闭幕，还闹出如此扫兴的
事情来，可见机会主义的影响。他严厉地指责汪泽楷的发言，是
反对党的利益，代表了落后的思想。他说：“独秀可以工作，革命
的群众并没有丢开他，他有功绩，可是不能以此掩盖错误的责
任。”他批评“汪泽楷到大会上来捣乱，实在不对”。

李子芬发言后，王若飞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王若飞与陈独
秀交往较多，周恩来曾和他一起去动员陈独秀到莫斯科参加六
大，并说明是共产国际的要求。

王若飞说，对于汪泽楷的发言，同志们说了很多很好的话，但
“对汪的批评可说是太过”，太动感情。他说，陈独秀的工作是有成
绩的，过去的错误也很大，但不是他一人负责，这是大家都公认
的。而提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也是可以的。因为陈独秀可
以改正错误，继续工作；同时，党内选举，允许每位代表发表意见，
怎么会觉得奇怪，“有政治作用”呢？王若飞指出，叫陈独秀做另外
的工作也可以，但他不赞成会上有同志对汪泽楷的批评，并声明他

“并非为汪辩护”。
当王若飞讲话时，台下有人要他停止说话。会议主持人宣布

停止发言，并问台下：有人提议给汪泽楷以警告，有附议没有？台
下有人表示赞同。于是大会表决，大多数通过，给汪泽楷以严重警
告处分。见此情况，刘伯坚主动提出也给他以警告处分，但大会没
有接受。

关于这件事，王若飞后来回忆说：
“中央曾要我帮助陈独秀赴莫，说国际如何爱护他，希望他

去。陈的回答是‘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批评他的错误，却不
要他参加，不要他发表意见。他以为到莫也只有挨骂，不能说
话。他虚伪表示承认国际路线的正确，承认他过去领导的错误，
但不赴莫。任凭秋白、恩来同志如何苦口相劝，他终不走。”

“我在六次大会上没有认识陈这种说法的虚伪与错误，而反
认为有部分理由，经许多同志批评后已自知错。”

其实，六大没有选陈独秀进中央委员会，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处
理方法。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
时，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凡
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
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
了亏。但是，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
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
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
地存在着的。过去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大不选举陈独
秀到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可是我们党并
未从此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

在七大现场，听到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后，王若飞高兴地对妻子
李培之说：“从《决议》和这次大会的选举看，六大时我的态度不能
算是错误，主席说我在六大时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至此，17年来
由于支持陈独秀而长期受到的误解解除了，王若飞终于放下了一
个沉重的心理包袱。

此事的“主犯”汪泽楷，1929 年 11 月被开除党籍。
1929年参加托派组织“无产者社”。抗日战争期间，拥护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爱国学生运动。1939年至 1942年先
后任国民革命军预备第二师 （师长陈明仁） 顾问、陆军军官
学校第六分校教官。1949年参加程潜、陈明仁起义活动。湖
南和平解放后，曾任湖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省政协委员、湖南大学图书馆馆长。195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1953年春任武汉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综合资料
室主任。1958 年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捕，被判处 5 年徒
刑。1958 年 12 月在湖北潜江劳改农场因病逝世 （又一说
1959年12月）。1979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为其
恢复名誉。

（选自《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作者系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提名陈独秀引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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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大的四个细节
李颖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秘密
召开。这是唯一一次在国外
召开的党代会，经过岁月的
冲刷，很多历史细节渐渐开
始模糊。本文作者是党代会
研究专家，为我们揭开了很
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关于党的六大会址，以前国内一般只含糊地
说在莫斯科近郊一座旧式贵族庄园，而具体到村
镇名称则有“兹维尼果罗德镇”（位于莫斯科西北
部）和“五一村”（位于莫斯科南部）两种说法。导致
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参加六大的许多当事人，
如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飞等，在
回忆六大时，只简单地说在莫斯科召开，或者说在
莫斯科近郊召开，而没有说明详细地名。就是记述
较为详细的张国焘，也只说了个大概。他在《我的
回忆》一书中写道，记不得六大会址的名字了，“这
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
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
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
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兹维尼果罗德镇”说最早出自盛岳所著《莫
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书中写道：

“一个出席党的六大的东方共大学生回忆说，
大会会址是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
罗德镇不远的一座乡间别墅。这座乡间别墅原来是
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财产，它的名字的意思是“银色
别墅”因其白墙在阳光下光耀夺目而得此名。

盛岳于1926年至1930年由中共北京市委选
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1934年，他
在上海被捕后叛变，逃往海外。《莫斯科中山大
学和中国革命》一书是近40年后写的。他在书
中也称，不得不大部分依靠他的记忆，“和其他
任何人一样，我的记忆也靠不住。”据盛岳称，
其妻秦曼云“对关于党的六大那一章所作的贡献
尤为可贵”，因秦当时是从中山大学调去参加党
的六大准备工作的学生之一。但秦自己则说，她
连六大会址附近火车站的名称都记不得，“毕竟
已事隔40年”。

由此，国内众多著述在介绍党的六大会址
时，大多借用盛岳书中的说法，甚至对会址及其
周边场景的描述都完全相同或相似。如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6年版《瞿秋白传》，写的是“莫斯科
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银色别
墅”；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个人和一个
时代——瞿秋白传》，写的是“在莫斯科郊区兹
维尼果罗德镇的一个叫做列布若耶（银光）别墅
的前贵族庄园召开”。还有1998年版《中国共产
党——从一大到十五大》，历史文献片《从一大
到十五大》等。

当然，也有一部分著作采用“五一村”的说法，
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共产国际和中
国革命关系史稿》就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
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那罗福明斯克城附近的波乌
麦斯基村举行”（那罗福明斯克城即今俄罗斯纳罗
法明斯克地区，“波乌麦斯基”即“五一”的俄语音
译——引者注）。

1999 年 9 月，笔者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
著名汉学家舍维廖夫教授（已去世）带领下，参
观过五一村六大会址。清楚记得，当时的路牌上
标的就是“五一村”。在俄罗斯网站上查找中国
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资料，也说党的六大在五一
村召开。

同时，盛岳书中对党的六大会址及其周边环
境的描述，符合我们参观的五一村党的六大会址
特征，而具体地名不符，估计是那位“出席党的六
大的东方共大学生”搞错了，或者是由于年代久
远，盛岳本人或是其妻记错了。并且，虽然两种说
法所称的地点名称不同，但所用的图片却是相同
的，事实上都是五一村党的六大会址的三层楼。
因此，关于党的六大会址的争议，应当说可以释
疑了。

后经努力，终于找到了三份能够明确证明党
的六大在五一村召开的原始档案文献：《米夫给皮
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19日）、《周恩来在
党的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1928年 6月27日）、《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
会上的讲话》（1928年 7月19日）。这3份档案落
款都是“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时
间是六大召开期间。

六大是在秘密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当地居民
知道中国人在开会，后来知道是中共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这么一件大事发生在自己所在的村庄，
村民们感到很自豪。他们还说，五一村曾是苏联克
格勃的保密区，外人根本无法进入，安全性和保密
性都很好，这恐怕也是党的六大选择在这里召开
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大会址庄园大门的两根柱子残迹仍在。
在岁月长河的侵蚀中，这个曾经辉煌的俄罗斯
旧式贵族庄园日渐破败和衰落，到处杂草丛生。
会址的楼房墙体已经出现损坏，三层高的楼房
类似我们国内所称的“筒子楼”，走廊两侧的墙
壁斑驳陆离，走廊尽头堆放着废酒瓶子等杂物
垃圾。楼内原住着十几户人家，一次火灾之后，
全部搬离。

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的直接关注下，在俄罗斯
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中俄两国人民的共
同努力，2016年7月4日，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
览馆建成仪式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这是迄今为
止中国在海外的唯一一个关于中共党史的常设展
览馆。

六大会址究竟在哪里

六大代表怎样安全地到达莫斯科？
这在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国内
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
人的情况下，是一个难题。

为了保证代表们安全抵莫，共产国
际和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共产国际
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参加大会的准
备工作，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莫夫
具体负责保证代表们旅途安全。他们
和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
和满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
代表们过境。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
出席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
达上海。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
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从那
里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或乘船去
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
哈尔滨北上满洲里，从那里偷越国境进
入苏联，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因为

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都是走上海—
大连—哈尔滨—满洲里这条路线。走这
条路线危险重重，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
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应
对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险。

周恩来夫妇的经历颇具代表性。邓
颖超曾专门撰写《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
过》 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回忆：
1928年5月初，他们夫妇扮作古董商
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当轮船
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
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
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
的。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 (实
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
有)。又问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
纸。周恩来回答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
看。又问到哪里去。周恩来回答，去吉
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这
几个人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

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
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对于这些人
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
作了回答。

经过这么一番盘查，日本警察仍没
有完全消除怀疑。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
长春途中，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踪。邓颖
超回忆说：“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
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
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
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
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
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
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
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
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
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
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

两度遇险后，周恩来、邓颖超终于
辗转来到哈尔滨，与李立三等人会合，乘
火车到达满洲里。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他
们成功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周恩来夫
妇一生多次遇险，但这一次是刻骨铭心
的，以至几十年后，邓颖超还能把细节回
忆得这么清楚。

历时一个多月，到6月中旬，代表们
历经千辛万苦，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

周恩来夫妇的惊险遭遇

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
2015年编辑出版的 《中国共产党第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一
书中，披露了一份题为“中共六大会
场规则”的新档案：

中共六大会场规则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一）会场秩序
1. 开会时间每日 （从十八日

起）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
四时止。五时至八时休息。晚九时至
十二时委员会会议。

2.每次召集开会以振铃 （小铃）
为号，不得迟到过五分钟。

3.召集会议后在已到会场正式代
表超过到会正式代表过半数，主席即
有权宣布进行议事日程。

4.开会时会场秩序由主席团值日
主席维持，值日主席有权调节一切举
止行动。主席团值日主席由主席团轮
流担任。

5.未经主席团宣布散会，正式代
表不得自由离席，如有特别理由，应
得主席团值日主席允许，方能离席。

（二）议事细则
1. 大会逐日议事日程由主席团

拟定宣布之。
2.每次会议中如有议事日程以外

的临时问题，应在该次会议议事日程

进行完毕或得到主席团允许后才能提出
讨论。

3.每种问题讨论之开始应在该项问
题报告之后，由主席团征求同志发言，
然后进行。

4.发言的同志应用纸条签上自己的
名字（用自己的号码代替）提交值日主
席，到开始讨论时，由值日主席指定发
言。

5.发言时应站在主席台旁之发言台上。
6.讲话时间正报告与副报告由主席

团预告决定。对于讨论之发言每人至多
三次：（A） 对于政治报告之讨论：第
一次至多四十分钟，第二次十五分钟，
第三次五分钟。（B） 对于其他问题：
第一次二十分钟，第二次十分钟，第三
次五分钟。有特别需要时，得主席团或
大会许可后得延长之。

7.发言之先应先报告自己的号码。
8.发言时如涉及讨论范围之外时，

值日主席有权制止。
9.讨论终结时，由报告人收集各方

意见做出结论交各该项问题委员会讨论
后，向大会报告结果，并提出议决草案
由大会通过。

10.表决以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代
表之多数为标准，表决时代表应举起表
决权□为号。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秘书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刊印）
从时间要求可以看出，六大安排得

特别满，晚上9点到12点固定召开委
员会会议。关于议事细则，规定得也特
别详细。例如，“对于讨论之发言每人
至多三次”，对于政治报告的讨论发
言，要求第一次至多40分钟，第二次
15分钟，第三次5分钟。对于其他问题
的讨论发言，第一次20分钟，第二次
10 分钟，第三次 5 分钟。同时指明：

“发言时如涉及讨论范围之外时，值日
主席有权制止。”诸如此类的要求，保
证了大会的高效进行。六大的这些会议
规则，对于如何开好党的会议，至今仍
有借鉴意义。

中央档案馆的新发现：“中共六大会场规则”

▲俄罗斯莫斯科五一村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外景。
作者摄于2016年。

▲俄罗斯莫斯科五一村修复后的中共六大会场。作者摄于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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